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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及展望
许利平

【内容提要】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始终奉行自由、积极外交原则。面对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印尼各个时期所

奉行的外交战略经历了复杂演进过程，并呈现差异化特征。从旧秩序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反殖反帝相伴战略、新秩序

时期的发展主义与实用主义兼备战略，到民主改革时期的多边主义与“对冲 +”相容战略，印尼外交战略的系统性与

主动性日渐强化与提升。2024 年执政的普拉博沃新政府的外交战略，将更加聚焦睦邻外交和经济外交，强化新兴经

济体、中等强国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的三重身份定位，增强印尼在“全球南方”、亚太地区及全球事务中的国

际影响力。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中等强国  外交战略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国和东南亚最大经济

体，现已成为金砖合作机制成员国。从 20 世纪 50 年

代成功举办万隆亚非会议，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共同发起

不结盟运动，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与东南亚其他四国共

同倡导成立东盟，再到 21 世纪积极推动“全球南方”

合作，印尼外交战略经历了复杂的演进过程，并在旧秩

序、新秩序、民主改革时期呈现不同侧重。在 2024 年

举行的印尼总统大选中，普拉博沃以 58.58％的得票率

获胜。普拉博沃政府将继续秉持自由、积极的外交原则，

突出印尼新兴经济体、中等强国、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

国家的三重身份定位，提升印尼在不同国际关系群体及

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旧秩序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反殖反帝相伴战略

二战结束后，印尼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将维护国

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视为主要任务。一方面，新生政权是

印尼国家主权的合法继承人，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另一方面，印尼新生政权需要击退荷兰人的反扑，反抗

殖民主义者侵略，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印尼独

立之初外交战略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色彩较浓，即通过激

发民族主义强化全民为国家领土完整斗争的决心和意

志，在国际上宣扬反殖反帝战略，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一，确立自由、积极的外交原则。对于当时的印

尼新生政权而言，如何与外界打交道、奉行何种外交原

则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其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大国在

战后世界秩序构建等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十分突出，这对

印尼新生政权的生存形成了严重威胁。印尼新生政权没

有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而是决心保持中立，不

与任何一方结盟。1948 年 9 月，副总统穆罕默德·哈

达在日惹发表题为《在两块礁石之间划船》的重要演讲，

首次提出“自由、积极”的外交思想，并表示印尼将在

不与美苏两大阵营结盟的条件下参与国际事务。

正是在这一外交原则的指导下，印尼积极争取实现

完全独立，反抗荷兰人再次入侵，最大程度争取国际社

会对其独立战争的道义支持。1949 年 11 月，印尼与

荷兰签订《圆桌会议协定》，这为印尼彻底独立奠定了

重要政治基础。

第二，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强化国家主权与领土完

整。民族主义强调主权思想和排他思维。从国际关系角

度来看，民族主义具备天然的现实主义特征。[1] 在印尼

建国初期，民族主义是其外交战略的出发点，彰显了那

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即通过塑造民族认同和维护民族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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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强化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旧秩序时期的苏加诺总统是一位天然民族主义者。

他指出，印尼只有一个民族，即印尼民族。印尼的民族

主义并不是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鼓吹印尼民族至上，更

多是强调印尼民族重新获得在各民族大家庭中曾被殖民

者夺去的应有地位。[2] 他创立的纳沙贡主义，将民族主

义置于首位，旨在整合印尼各派意识形态，形成社会最

大公约数，奠定反殖反帝民族主义的强大政治基础，服

务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1955 年 4 月，印尼举办万隆亚非会议，在一定程

度上可视为其民族主义在外交战略上的体现。一方面向

国际社会展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成果，彰显新生民

族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亚非国家团结

的力量，体现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不可侵犯。

第三，突出反殖反帝色彩，彰显在第三世界的地位。

苏加诺时期外交战略的另一大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反殖民

主义和反帝主义色彩，这来自印尼被各方殖民统治长达

数百年的屈辱历史。国内方面，印尼积极清扫殖民残余

势力，对荷兰、美国和英国资本持有的公司进行国有化。

国际方面，反殖反帝外交战略让印尼获得在第三世界国

家中的崇高地位，这成为印尼外交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源

头。在万隆亚非会议开幕式上，苏加诺提醒与会各国警

惕，“殖民主义有着现代的外衣，能通过国内的小型外

国团体来实施经济控制、智力控制和实际物理控制，而

亚非各国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击败新殖民主义”。[3] 

1956 年后，印尼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在西方殖民

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印尼出现了地方分离主

义运动。1956 年 12 月，苏门答腊发生地方军事政变，

有的地方甚至还成立了“革命政府”。1957 年 3月，在

印尼东部也出现了武装叛乱活动。鉴此，苏加诺宣布终

止西方议会民主制，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加强中央集

权，削弱印尼国内右翼势力，这诱发了西方殖民者进一

步对印尼国内事务的渗透和介入。在此背景下，印尼的

反殖反帝战略不断强化，印尼外交战略开始向左转，甚

至出现了“更加大胆”的举动，也有人认为是印尼外交

的激进举动。

其一，苏加诺提出“新兴力量”的概念，认为当

时的世界局势呈现出新兴力量团结起来对抗旧力量的态

势，并将印尼视为新兴力量的领导者。1962 年，由于

在以色列能否参加雅加达亚运会一事上存在争议，印尼

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并于 1963 年举办了第一届新兴力

量运动会。1965 年，苏加诺甚至提出“雅加达—金边—

河内—北京—平壤轴心”的概念。

其二，20世纪 60年代初，英国计划将前英属殖民

地及保护地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捞越、文莱等合

并为马来西亚联邦，并由英国负责新联邦的防务。这被

苏加诺视为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的卷土重来。1963 年

1月，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宣布对马来西亚采取“对抗”

政策，随后，北加里曼丹、沙捞越、新加坡等地都出现

了有组织的反马运动。1965 年，为了反对马来西亚当

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尼愤而退出联合国。

新秩序时期的发展主义与实用主义兼备战略

1965 年 9月 30 日，印尼发生震惊世界的“9.30

事件”，苏加诺领导的旧秩序解体，印尼进入苏哈托领

导的新秩序时期。这一时期印尼外交战略开始转变为发

展主义与实用主义兼备。

一方面，实行亲西方政策，将发展主义视为外交战

略的重心。[4]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印尼

推行低调的对外政策，将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放在优先

（
ep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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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一是 1966 年 9月，

印尼重新加入联合国，同

许多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

二是由于美国、日本实力

雄厚，能为印尼提供经援

和军援，苏哈托政权奉行

亲美的对外政策。突出体

现在启用“伯克利黑帮”[5]

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正式

接受罗斯托的起飞理论 [6]，

同时接受“国际援助印尼

财团”（IGGI）在贷款、粮

食、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

面的援助。三是以 1967 年东盟成立为标志，印尼不再

寻求同马来西亚进行对抗，转而积极推动地区国际合作，

以国际合作推动国内建设发展，体现了浓厚的发展主义

战略。

另一方面，面对推进发展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矛盾，

采取实用主义战略。苏哈托政权在推进发展主义战略时，

遇到了种种矛盾。一是推动发展需要接受西方的经济援

助，但接受美西方的经济援助并不具备很强的国内政治

基础。根据当时对印尼外交精英进行的调查，印尼国内

对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援助印尼的动机深表怀疑，担

心印尼会陷入新殖民主义陷阱。[7] 二是在苏哈托时期的

外交部门中存在军方和外交官僚两股势力，同时由于新

秩序时期军队在国家的特殊地位，军方往往行使着比文

职人员更大的权力，[8]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尼外交

战略的执行。三是印尼国内关于如何看待同中国的关系

存在争论。例如，1971 年联合国进行关于新中国合法

席位投票前，印尼外长马利克曾表示印尼支持新中国，

然而苏哈托政府对此类“幼稚的行为”表示警惕。[9] 不过，

苏哈托也并没有同台湾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表明

印尼仍然认为中国是地区内重要大国，不愿为未来中印

尼关系的恢复增添额外困难。[10]

面对上述矛盾，苏哈托政权的外交战略呈现出强

烈的实用主义色彩。[11] 一方面，对于美西方的经济援

助大胆接受，将之用于国家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

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采取“鸵鸟政策”，佯装视而不见，

旨在服务其实用主义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

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因在于苏哈托尽管没有同美国结

盟，也没有支持越南战争或提供军事基地，同时也接受

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但实际上苏哈托默许了美国在东

南亚的存在，美印尼之间似乎存在一种默契。[12] 正是

基于这种默契，1975 年印尼吞并了东帝汶。

20世纪 80年代后，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印尼开

始重新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其一，印尼重

拾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的地位。1985 年，印尼举办了

纪念万隆会议 30 周年庆祝活动，随后担任不结盟运动

轮值主席国。1992 年，苏哈托代表不结盟运动在联合

国大会上发言，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将日本、德国、

印尼以及一个非洲国家和一个拉美国家纳入其中。[13]

其二，在解决地区问题方面，印尼也积极发挥作用。例

如，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提出的基于软性“东盟方式”

的“鸡尾酒外交”助推了柬埔寨问题各方的非正式会谈，

为后续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基础。[14]

民主改革时期的多边主义与“对冲 +”相容战略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给印尼经济带来极大冲击，

苏哈托政权在危机面前应对不力，致使印尼社会出现严

重动乱，最终导致苏哈托下台，新秩序时期就此终结，

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

这一时期基本分为三个阶段，即民主改革的过渡阶

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共同任务是推

动印尼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改革，修复亚洲金

融危机对印尼全方位冲击所带来的破坏，恢复国际投资

者对印尼的投资信心，重建印尼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积

极形象。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印尼外交转向多边主义与“对

冲 +”相容战略。所谓多边主义，包含经济多边主义、

安全多边主义和文化多边主义三个层面。印尼通过强化

多边主义战略，以获得在经济、安全和文化等方面利益

与影响力，借此提升印尼作为中等强国的实力。所谓“对

冲 +”战略，由于处于多种力量博弈的中心，印尼选择

2015年4月24日，印尼万隆亚非
会议60周年纪念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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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和各个大国的双边关系，不与西方建立牢固联盟，

也不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进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

时降低风险。但印尼的政策并不只是“对冲”，还有一个

“+”（Plus），也就是印尼在东盟发挥的积极作用：促进

和中国的对话接触，维护东盟成员国共同的规范和价值

观，同时拒绝任何排斥中国的政策取向。[15] 这就意味

着“对冲 +”战略具有底线和原则，属于有限的对冲战略。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印尼的外交战略具体表现为：

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多边合作，获取最大利益；坚持底

线思维，推进“对冲 +”战略，降低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

在民主改革时期的三个阶段，上述外交战略所表现的侧

重点有所不同。

第一，民主改革的过渡阶段，不同程度推进多边主

义。民主改革的过渡阶段经历了三位总统，即哈比比、

瓦希德和梅加瓦蒂。这三位总统都对印尼国内改革和外

交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哈比比执政阶段，被迫推进多边主义。哈比

比被称为苏哈托政治遗产继承人，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

对印尼造成的严峻冲击，哈比比在外交上可利用的筹码

不多，只能坚持多边主义，没有能力推进“对冲 +”战

略。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哈比比在外交上采取了两大举

措。一是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印尼国际财团、世

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多边机构保持

接触和对话，并作出相应的妥协让步，以便获得这些多

边机构的援助，推动印尼国内经济改革。二是允许东帝

汶举行全民公投，以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1999 年 9

月，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结果 78.5%的居民支持独立。

这一举动引起印尼陆军强烈反对，随后印尼陆军派兵东

帝汶镇压独立运动，遭到西方制裁。但哈比比允许东帝

汶公投行为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欢迎。

其次，瓦希德执政阶段，推行“普世主义”外交。

瓦希德是温和的伊斯兰教长老，但执政伊始就面临东帝

汶独立所带来的“后遗症”，亚齐和巴布亚独立运动随

之风起云涌，给瓦希德执政带来极大困难。为了摆脱困

境，瓦希德在外交上延续多边主义战略，推行“普世主义”

外交，频繁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争取国际社会对印尼打

击国内独立运动的支持。瓦希德执政约 20 个月，访问

了约 80 个国家，曾一周访问七国，他戏称自己为“旅

游总统”。

再次，梅加瓦蒂执政阶段，主动推动多边主义。梅

加瓦蒂上台时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反恐形势，特别是巴厘

岛爆炸案震惊全球，大大增加了印尼反恐难度。为此，

梅加瓦蒂政府延续多边主义战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反

恐合作。一方面，访问美国，公开反对将伊斯兰妖魔化，

特别是反对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两个截然不同

的概念等同起来，与美国凝聚反恐共识，合力打击恐怖

主义。另一方面，上任即访问东盟所有成员国，表态在

处理完国内事项后就回归东盟事务。特别是在南海问题

上，推动中国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

了南海的和平稳定，加强了东盟内部的团结合作。

第二，民主改革的发展阶段，推进全方位外交。这

一时期，印尼首次开启总统直接选举进程，标志着印尼

民主改革进入发展阶段。2004 年，四星上将苏西洛经

过两轮的选举，以超过 50% 的支持率当选为印尼第六

任总统，也是首位全民直选上台执政的总统。

在这一阶段，“民主”概念在印尼外交话语中的重

2022年10月15日，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七次峰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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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逐渐提升。印尼政治精英认为，“民主”并不是西

方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印尼上千年的村社文化之中。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尼不仅没有分裂，反而

通过民主改革维护了团结与统一，这是印尼宝贵的经验，

也是印尼外交的软实力。

在此背景下，2008 年苏西洛政府成立巴厘岛民主

论坛，“建设富有各国特色的民主”“民主经验不可照

搬”“内生而非强加的民主”等理念受到发展中国家与

会代表的普遍认可。巴厘岛民主论坛成为印尼推行多边

主义文化的重要平台，印尼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稳

步提升。此外，“千友零敌”的全方位外交也是苏西洛

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表现形式，该外交政策立足于多边

主义，旨在进一步恢复印尼积极国际形象，夯实中等强

国的软实力。

第三，民主改革的巩固阶段，拓展多边主义内涵，

推进“对冲 +”战略。这一阶段印尼的民主改革体制机

制基本确立，各项巩固体制机制的措施全面实施，这为

政府内政、外交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2014—2024 年的 10年间，印尼迎来“佐科时代”。

“佐科时代”拓展了印尼外交战略的多边主义内涵，将海

洋思维纳入外交战略之中。佐科总统提出的“全球海洋

支点”战略包含“五大支柱”，即重视海洋文化、维护并

管理海洋资源、发展海上基础设施、开展国际海洋合作、

发展海洋防卫力量。[16] 除此之外，佐科在外交战略的

其他方面均在继承前任政策的基础之上有所拓展，特别

是在推进“对冲 +”战略方面。

一是提升东盟整体性，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在应对

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方面，为避免印尼及东盟在印

太战略中被边缘化，印尼力主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

在保证东盟处于“印太战略”核心地位的前提下，主张

推动现有框架合作，尽力维护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

地位。

二是利用大国竞争，寻找与主要竞争国家的战略契

合点。自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以来，域内大国竞

争加剧，印尼选择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在中美两强力量

中保持平衡。一方面，印尼配合美国积极动员东盟成员

国加入美国在 2021 年东亚峰会上提及的“印太经济框

架”；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尼时，印尼同意与

2023年9月7日，第13届东
盟—联合国峰会在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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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签署海上合作协议，加强双方在防卫和情报能力上

的合作。[17]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

佐科 10 年任期内，曾 8 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

进行了 12次会晤，推动协同增效并深化互利合作。

三是吸纳域外次强国力量以弱化域内大国竞争风

险。印尼公开明确中等强国身份，并强化与各国的多边

合作，在“小多边”体系中建立印尼为主体的双边合作

以对冲域内大国影响。如 2013 年 9月，印尼与墨西哥、

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联合发起成立中等强国合作体

（MIKTA), 旨在充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共

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彰显中等强国的全球影响力。

普拉博沃执政后印尼外交战略展望

2024年10月，普拉博沃正式就任印尼第八任总统。

其就任总统半个月左右，即开启 16天 6国的外访行程，

充分彰显了积极、果断和富有韧性的外交风格。普拉博

沃执政仍属于民主改革的巩固阶段，其面临的国内和国

际环境与“佐科时代”相似。根据普拉博沃施政纲领和

个人行事风格分析，其仍将延续多边主义与“对冲 +”

相容战略，强化自由、积极的外交原则，充分发挥印尼

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第一，以睦邻外交为抓手，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竞选期间，

普拉博沃在印尼国际战略研究

中心宣讲其未来的外交战略方

向时，明确阐明睦邻外交是其

重要方向。普拉博沃奉行“一千

个朋友太少，一个敌人太多”

理念，实施睦邻外交，其本质

则是为印尼营造和平稳定的周

边环境，而东盟则是其睦邻外

交的出发点。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印尼视东盟为施展

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平台，维护东盟内部团结与稳

定是其重要目标。同时，加强与中国、澳大利亚等周边

邻国关系，通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也是其睦邻外交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以经济外交为核心，增强中等强国的硬实力。

普拉博沃积极推动实现“2045 年黄金印尼愿景”，为

此经济必须取得较高速的增长，这对普拉博沃形成不小

挑战。佐科政府通过经济外交赢得大量外国投资，推动

基础设施等领域飞速发展，经济大体维持高增长、低通

胀的良性发展态势，印尼 GDP 与 10 年前相比增长了

45%。普拉博沃新政府将延续佐科政府经济外交策略，

进一步调动各种外交资源，吸引各国投资印尼。普拉博

沃作为总统的首次出访，可被称为其推行经济外交的首

秀。访问中不仅与各国领导人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而

且与许多国家企业家进行商谈，给印尼带来价值约 185

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大大增强了市场信心。[18]

第三，以现有多边机构为舞台，强化“对冲 +”战略。

印尼是二十国集团的唯一东盟成员，也是亚太经合组织

的重要成员。在这两个多边机构中，印尼均具有一定分

量，并试图借助它们在关键议题上平衡与大国关系，同

2024年11月13日，印度尼西亚总统
普拉博沃抵达秘鲁，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利马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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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关键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二十国

集团由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已发展

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议题设置

从最初的财政金融议题，逐渐扩展到

贸易、投资、发展、难民、气候变化

等与经济治理相关的议题，这为印尼

推动“对冲 +”战略提供了可能，并

将推动印尼提升自身粮食安全、能源

安全与数字转型等方面能力。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级最

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

作组织，并助力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中心。随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

义的抬头，以及个别大国推行“脱钩

断链”，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任务日益艰巨。2024 年

11 月，普拉博沃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利马峰会时提出三

条倡议，“一是加强清洁能源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开展

富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合作；二是弥合技术鸿沟，通过成

员国包容性数字技术转型和技术转移合作，推动创新合

作；三是推动更好治理以及减贫和反腐合作”。[19] 通过

这一平台，印尼希望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在清洁能源转型、数字技术转移、减贫和反腐败

等方面加强与国际合作。

第四，强化三重身份，助推“全球南方”发展。印

尼拥有新兴经济体、中等强国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

家三重身份，这将使其在推动“全球南方”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

一是强化新兴经济体身份，积极参与金砖合

作。2024 年 11 月，普拉博沃在访问巴西时表示，

“自 2014 年竞选总统开始，我就承诺把印尼带进金

砖。金砖将成为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新生力

量。”[20]2025 年 1月 7日，印尼正式成为金砖机制成员，

这成为普拉博沃政府上台后的首个重要外交举措。对此，

印尼外交部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印尼作为经济不断增

长且多元的国家，承诺积极参加金砖议程，并在推动经

济韧性、技术合作、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贡献，携手其

他成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社会健康等方面

的全球性挑战。”[21] 可以预见，印尼将进一步发挥作为

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推动新兴经济体共同改革全球治

理体系，并为深化“全球南方”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二是强化中等强国身份，积极推动中等强国合作体

合作。2024 年 11 月，在巴西举行的二十国领导人峰

会间隙，普拉博沃参加中等强国合作体第二次领导人会

议。这个机构本质上是一个磋商论坛，旨在推动包容性

合作以及共同应对全球热点问题。对于印尼来说，中等

强国合作体的战略意义更大，主要是印尼与韩国和土耳

其两国都进行了良好的国防工业合作，比如同韩国合作

研发生产战斗机KF-21，同土耳其合作生产老虎中型坦

克。这将大大提升印尼作为中等强国的综合实力。

三是强化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身份，积极推动

穆斯林发展中八国集团（D8）合作。D8 由土耳其于

1997 年 6 月发起成立，创始成员还包括孟加拉国、埃

及、伊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尼。作

为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希望在世界上展示

穆斯林的力量，在世界秩序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D8 旨在维护成员国的团结，加强成员国在国际论坛中

的磋商沟通，同时在金融、旅游、能源、贸易、卫生和

环境等领域加强合作。2024 年 12 月，阿塞拜疆加入

D8，成为该组织成立以来首个新成员。2024 年 12月，

普拉博沃在埃及出席第 11 次 D8 峰会时表示，需发挥

2024年10月17日，雅万高铁开通
运营一周年庆祝活动在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举行。图为印尼交通部长布
迪向印尼司机颁发雅万高铁动车组
驾驶员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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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的地缘优势，聚焦发展蓝色海洋经济。作为 2025

年 D8主席国，印尼强调进一步挖掘穆斯林市场的潜力，

在深化D8成员国优势互补合作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总而言之，印尼外交战略历史演变表明，战略自主

与不结盟是其底色，民族主义是主线，多边主义是主要

方向。面对特朗普 2.0 的冲击，东南亚地区国家将遭遇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制约，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

性。印尼作为中等强国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其外

交战略将为地区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并在地

区乃至全球层面发挥更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全球南方”

发展中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推

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项目批准号：

ZKJC2423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建‘一

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项目

批准号：24AZD034)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

科“中国周边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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